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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周文随身带着公文
包出门，包里装着灾害核实的单
据、申请的文件。 各地的公益伙
伴到受灾现场查看，拍照、传视
频，他可以迅速填写申请。“救灾
贵在行动速度”。

参与有限

但面对灾情，公益组织常常
也会觉得无力。

菠萝救援队有队员在结束
救援后往往会产生焦虑、 恐慌
的情绪， 脑子里会重现种种救
灾画面。

而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
志愿者协会滕长波在灾后调研
中了解到，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

6 月 11 日， 重庆防汛抗旱
指挥部启动防汛三级响应。 次
日，滕长波进山调研，路遇一家
遇灾的养兔场。

建场的年轻人刚从浙江返
乡， 家里还是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 一场洪水，冲走了花了十余
万元建的厂房和 290 多只兔
子。 滕长波到访时，厂主的父母
满心委屈，“老人家哭得厉害，
但是一直强调会再建， 会再
建。 ”滕长波说。

滕长波只能将这样的场面
如实记录，却不能提供更多的资
助，他感到，公益组织救灾仍是
集中在紧急救援及短期救助方
面，“长期的经济恢复需要依赖
当地政府和政策支持”。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

与项目管理部主任朱一存则面
对另一个问题———为救灾筹的
款项，今年很难筹。 中国扶贫基
金会在 6 月 7 日阳朔水灾后，
于腾讯公益平台上线“南方水
灾救援”项目，向公众筹款。 依
照往年经验， 每年水灾筹款的
公众募款预计达到 600 万左
右， 但该项目上线 29 天后，仅
筹款 29 万元，不到筹款目标的
三分之一。“这是往年不可想象
的。 ”朱一存说。

这并非孤例，据报道，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在网上发起的“赈
济家庭箱”项目上线 2 天，仅筹
款 2000 多元，与目标金额 60 万
元相去甚远。壹基金救灾备灾部
项目主任刘圆月也在报道中表
示，“社会关注度不高”。 公益类

垂直媒体称之为公益机构筹款
额的“断崖式”下滑。

筹款难原因种种，但筹款的
缺口直接让救援资源有所限制。
朱一存说，桂林洪灾后，他们第
一时间提供了粮油等保障物资。

理想中， 中小型灾害后，是
极佳的减防灾教育及恢复重建
的介入机会，例如在灾后建设减
防灾教室，设计社区减防灾项目
等， 或者帮助当地修建小型水
渠，修复桥梁。但现在，朱一存坦
言“我们参与是比较浅的”。

参加救灾多年， 周文深知
“洪灾的影响是持久的”。

6 月 28 日， 他到遭遇洪灾
的荆门市钟祥市的几个乡镇调
研灾情。其中有一个村子位于泄
洪区，洪水来临前，村两委早已

将所有人员转移， 无一人伤亡，
可是，田里的稻子，大棚里的蔬
菜，都在洪水里泡着。 村民向周
文抱怨，家里的电视机、冰箱、洗
衣机这些电器都泡坏了。

周文有些发愁， 疫情期间，
村里的年轻人被滞留在家，迟迟
未能复工， 刚刚出门找到工作，
又遇到家里的农田被冲毁，蔬菜
大棚倒了，他觉得对村里人以及
外出年轻人带来了心理打击，
“就会恹恹的，很闷”。

周文告诉记者，接下来，村
两委、 各级政府要忙着抢修道
路，恢复水电，修通桥梁等各种
设施，做更长远的灾后重建。 他
相信， 参与灾后重建的救援队
伍将“与政府互补”，救灾能够
延续。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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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洪灾：
救援“前所未有”的艰难，社会关注度不高

一天 300 个求救电话

6 月 6 日， 广西桂林连续发
布暴雨预警的第 5 天。 从早上 6
点开始， 桂林蓝天救援队尾号
9958 的求救电话就没消停过，队
长莫日华一天接了近 300 个求
救电话。

作为一支专业的民间救援
团队，桂林蓝天救援队参与的灾
害性救援工作难以计数。 6 月初，
桂林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
预警，其中不乏特大暴雨、强降
雨量等警示信息。 此时广西已进
入主汛期前半段，过载的雨水量
会在城区形成内涝。 按照过往经
验判断， 莫日华和队友一致认
为，“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大
的洪水”。 队里随即进入备勤状
态，准备好救援设备、对讲机及
充足的食物补给等。

电话那头， 求救者持续呼
叫， 从桂林城区到阳朔县城，大
多关于人员转移。 6 月 6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 暴雨如注，四
层居民楼被洪水淹没了一层半，
水位持续上涨，求救信息从“我
家被淹了，把我带出去”变成“已
经快淹到顶楼，救命”。

莫日华紧急调度了 14 条皮
筏艇， 派出 45 名队员前往救援
地。 尽管往年汛期莫日华和队友

也要参与洪水救援工作，但今年
让他感觉有些特殊，“洪水和暴
雨同步来，城区一下子就被淹没
了”。 近 7 年的救援经验中，此次
的洪水量级是他从未遇到过的。

6 月 7 日凌晨， 阳朔城区开
始断水断电。 早上 8 点，被困在
酒店的年轻父母请求救援队前
来救救自己的孩子。 因停水停
电，三个月大的婴儿已有数小时
没有进食，饿得不停啼哭。 酒店
门前水深一米多，两名队员只能
蹚水进入，将婴儿合力托举至肩
膀带出酒店。

强降雨也给救援带来了难
度。 对于旅游城市阳朔来说，酒
店多临街而建，一整栋楼的民宿
被洪水堵住了出口，淹没了近两
层楼房的高度， 救援队难以靠
近。 莫日华和队友只能就近转
移， 与受困的群众保持通讯联
络，传递应急举措。

救援力度普遍薄弱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济
项目中心殷涛最早收到的求救信
号来自江西。 6月 8日，江西省红
十字会发来求助函件。其中提到，
从 6月 2日至 7日， 江西全省 10
个区、64个县均遭受洪涝灾害，受
灾群众超 59 万人，请求支援。 殷
涛和同事评估灾情后， 向江西支

援了 1000个“赈济家庭箱”。
他说，6 月以来已有江西、重

庆两地分别因洪涝灾害向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发出物资求援。 由
于北京疫情防控仍未解除，殷涛
和同事离京受限，只能根据发来
的求助函件对受灾地进行援助。
多地参与灾情救援工作的志愿
者告诉记者，此次洪水灾害面积
广，救援物资也难以覆盖周全。

广西心香公益社工服务中
心的李冬靖在灾情勘测时发现，
距离旅游景区阳朔 40 余公里的
荔浦市也遭受了大面积水灾，当
地连续断水断电近 4 天。“物资
严重短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也很难满足。 ”李冬靖告诉记者，
当地通讯受限、道路受损、求救
信息难以发出，除了个别社工机
构和爱心协会，基本没有其他外
来支援。

李冬靖说， 因受灾地多，且
筹集资源困难，中国扶贫基金会
能够筹集到的资源非常有限，难
以覆盖需求量，只能和其他省份
均分， 这才得以给荔浦申请了
500 个。

20 天仅筹款 2000 元

捐款数量更能直观反映救
援力度。

6 月 12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在网上发起公开募捐， 募集

“赈济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
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殷涛
坦言 ， 此次募集情况并不理
想———链接上线 20 天， 筹款金
额仅 2000 多元， 与目标金额 60
万元相差甚远。

在殷涛的印象里，以往洪水
季会针对某一受灾省份发起筹
款，2000 个“赈济家庭箱”、60 万
的目标额大多都能筹满，即使筹
不满至少也能过半，“像这次进
账不多的情况，确实少见。 ”

无独有偶。 壹基金救灾备灾
部项目主任刘园月表示，此次灾
情发生后，壹基金第一时间启动
了响应机制，平台联合救灾伙伴
在广西、贵州、广东、重庆、湖南、
湖北等 7 省份开展了 27 次救灾
行动，并同步在轻松公益、水滴
公益、腾讯公益等多家互联网筹

款平台上线筹款项目。 但从各平
台捐赠情况看，无论是话题传播
度还是募集金额，公众整体参与
度不高。 刘园月分析，公众参与
捐赠的意愿直接受到外界对相
关事件关注程度的影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网络筹
款平台的推广机制也会直接影
响公众参与募捐的热情。 以往机
构需自筹总金额的 20%才上平台
推广位，如果不上推广位，大家
甚至难以看到相关链接，筹款力
度会大打折扣。

除去平台推广力度的因素，殷
涛认为，2020 年年初至今的新冠
肺炎疫情已经用去了社会大部分
的捐赠热情和财力， 因为疫情，大
家的经济能力都受到一定影响，自
筹 20%的部分也不容易达成。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
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分析，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占据了大家的注意
力，加上疫情后半段，各地忙于恢
复经济、 做疫情防控收尾工作，很
难分散精力来关注洪水救援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此次受
灾地区比较分散，公益组织在发
起募捐时， 很难聚焦到一个地
方，公众很难选择到底支援哪个
地方。 这也导致公益组织募款时
社会关注度不够，社会力量难以
动员起来。

他同时表示，在救援过程中，
社会组织要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
合作。之后若灾情加重，在应对时
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有明确的职
能划分，以提高救援效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
济项目中心殷涛建议，参与救援
的社会组织可以提前到当地政
府部门报备， 说明物资存量、救
援特长等，将整支队伍纳入到政
府的统筹，便于统一调配，避免
旱涝不均。 （据《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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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暴雨预警的第 5 天。 从早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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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8 的求救电话就没消停过，队
长莫日华一天接了近 300 个求
救电话。

作为一支专业的民间救援
团队，桂林蓝天救援队参与的灾
害性救援工作难以计数。 6 月初，
桂林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
预警，其中不乏特大暴雨、强降
雨量等警示信息。 此时广西已进
入主汛期前半段，过载的雨水量
会在城区形成内涝。 按照过往经
验判断， 莫日华和队友一致认
为，“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大
的洪水”。 队里随即进入备勤状
态，准备好救援设备、对讲机及
充足的食物补给等。

电话那头， 求救者持续呼
叫， 从桂林城区到阳朔县城，大
多关于人员转移。 6 月 6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 暴雨如注，四
层居民楼被洪水淹没了一层半，
水位持续上涨，求救信息从“我
家被淹了，把我带出去”变成“已
经快淹到顶楼，救命”。

莫日华紧急调度了 14 条皮
筏艇， 派出 45 名队员前往救援
地。 尽管往年汛期莫日华和队友

也要参与洪水救援工作，但今年
让他感觉有些特殊，“洪水和暴
雨同步来，城区一下子就被淹没
了”。 近 7 年的救援经验中，此次
的洪水量级是他从未遇到过的。

6 月 7 日凌晨， 阳朔城区开
始断水断电。 早上 8 点，被困在
酒店的年轻父母请求救援队前
来救救自己的孩子。 因停水停
电，三个月大的婴儿已有数小时
没有进食，饿得不停啼哭。 酒店
门前水深一米多，两名队员只能
蹚水进入，将婴儿合力托举至肩
膀带出酒店。

强降雨也给救援带来了难
度。 对于旅游城市阳朔来说，酒
店多临街而建，一整栋楼的民宿
被洪水堵住了出口，淹没了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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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力度普遍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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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来自江西。 6月 8日，江西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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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和同事评估灾情后， 向江西支

援了 1000个“赈济家庭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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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两地分别因洪涝灾害向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发出物资求援。 由
于北京疫情防控仍未解除，殷涛
和同事离京受限，只能根据发来
的求助函件对受灾地进行援助。
多地参与灾情救援工作的志愿
者告诉记者，此次洪水灾害面积
广，救援物资也难以覆盖周全。

广西心香公益社工服务中
心的李冬靖在灾情勘测时发现，
距离旅游景区阳朔 40 余公里的
荔浦市也遭受了大面积水灾，当
地连续断水断电近 4 天。“物资
严重短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也很难满足。 ”李冬靖告诉记者，
当地通讯受限、道路受损、求救
信息难以发出，除了个别社工机
构和爱心协会，基本没有其他外
来支援。

李冬靖说， 因受灾地多，且
筹集资源困难，中国扶贫基金会
能够筹集到的资源非常有限，难
以覆盖需求量，只能和其他省份
均分， 这才得以给荔浦申请了
500 个。

20 天仅筹款 2000 元

捐款数量更能直观反映救
援力度。

6 月 12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在网上发起公开募捐， 募集

“赈济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
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殷涛
坦言 ， 此次募集情况并不理
想———链接上线 20 天， 筹款金
额仅 2000 多元， 与目标金额 60
万元相差甚远。

在殷涛的印象里，以往洪水
季会针对某一受灾省份发起筹
款，2000 个“赈济家庭箱”、60 万
的目标额大多都能筹满，即使筹
不满至少也能过半，“像这次进
账不多的情况，确实少见。 ”

无独有偶。 壹基金救灾备灾
部项目主任刘园月表示，此次灾
情发生后，壹基金第一时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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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难以看到相关链接，筹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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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20%的部分也不容易达成。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
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分析，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占据了大家的注意
力，加上疫情后半段，各地忙于恢
复经济、 做疫情防控收尾工作，很
难分散精力来关注洪水救援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此次受
灾地区比较分散，公益组织在发
起募捐时， 很难聚焦到一个地
方，公众很难选择到底支援哪个
地方。 这也导致公益组织募款时
社会关注度不够，社会力量难以
动员起来。

他同时表示，在救援过程中，
社会组织要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
合作。之后若灾情加重，在应对时
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有明确的职
能划分，以提高救援效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
济项目中心殷涛建议，参与救援
的社会组织可以提前到当地政
府部门报备， 说明物资存量、救
援特长等，将整支队伍纳入到政
府的统筹，便于统一调配，避免
旱涝不均。 （据《中国慈善家》）

6 月以来，南方多地极端天气频发，近 30 个省份受到洪
涝灾害影响。

经梳理发现，针对此次洪涝灾害，除了专业的救援队伍，
包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在内的多
家公益组织和民间志愿者团队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响应机
制，展开救援行动。 采访中，多位参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表
示，此次洪水受灾面积广，社会动员力度不够，救援工作“前
所未有”的艰难。

重庆巫溪，洪水导致多条道路被冲毁


